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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匆匆扔下麻辣烫，快步地走
着，等他们看不到了，猛地跑起来。

一只手抓住我:“你打算穿着这
个跑到寒风里去？你的外套呢？”他
的手强壮有力，我的身子被半带进
了他的怀中。

我这才发觉自己泪流满面，连
眼前的人都看不分明，我急急地擦
着眼泪:“我要去洗手间的，我只是
去洗手间的……”

眼前的人渐渐分明，竟是陆励
成，而我竟然站在酒店的门口，进
门的客人都向我打量，被他的目光
冷冷一扫，又全都回避开。

他扶着我转了个方向，带着我
穿过一道走廊，进入一条长廊，已
经没有客人，只有我和他。他推开
一扇门，里面有沙发、桌子、镜
子，一个白衣白褂的人立即恭敬地
走上前，陆励成给他手里放了一张
钱:“这里不用你服务。”

侍者立即回避，陆励成扶着我
坐到沙发上:“这是
私人卫生间，一切
随 意 ， 如 果 想 大
哭，这里的隔音效
果很好。”

我 哭 了 很 久 ，
伤心却没有一点减
少，脑袋里昏乱地
想着，为什么？为
什么？又在一个刹
那间惊醒，我不能
这 么 一 直 哭 下 去 。
扑到洗手台前，看
见 自 己 妆 容 残 乱 ，
两个眼睛红肿。我
赶紧洗脸，又拿冷水不停地激眼
睛，却仍很明显。

挺直腰板，带着微笑，走出了
洗手间。

大厅里，灯正红，酒正绿，人
间还是姹紫嫣红，我心已万古荒凉。

刚到走廊尽头，就看麻辣烫扑
过来，一把抓住我：“你去了哪
里？你要吓死我吗？我以为你又晕
倒在哪里了。”

“就是去了洗手间。”
“打扰一下。”陆励成站到我身

后，一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微笑着
对麻辣烫说：“许小姐，我想我可
以替她解释一下她刚才在哪里，因
为我经常在这里请客户吃饭，所以
我在这里有一个私人包房，她刚才
在私人洗手间中。”

“励成？”麻辣烫竟然脸一下飞
红，有些无措地说：“陆、陆先
生，你也在这里？”

陆励成笑说：“至于她为什么
会哭，我想许小姐应该能猜到原
因，不过，现在已经雨过天晴。”

麻辣烫连耳朵根都变红了，尴
尬得看都不敢看我一眼。

陆励成微笑着，弯下身子，在
我耳边说：“要我送你过去吗？”

我如抓住了救命的稻草，立
即点头。他微微曲起右胳膊，我
挽住了他的胳膊。他笑对麻辣烫
说：“请！”

麻辣烫看看我，看看他，咬着
嘴唇，幽幽地说：“陆先生可真是
让人意外。”

陆励成含笑说：“人生中有很
多意外。”

麻辣烫在前面领路，到了桌子
边，宋翊也刚回来，一看到麻辣烫
就问：“找到她了吗？”

麻辣烫指指身后，宋翊这才看
到我们，他的表情有一瞬间的错
愕，陆励成微笑着上前和他握手：

“我那边还有朋友等着，先把苏蔓交
给二位照顾，我晚一点再过来。”

宋翊看着我，没有说话，麻辣
烫讥嘲：“得了吧！让我们照顾，
至少不会照顾出一个泪人！是我们

不放心你！”陆励成
笑 着 替 我 拉 开 椅
子，让我坐下，他
手 放 在 我 肩 膀 上 ，
弯着身子，在我耳
边小声问：“你一
个人可以吗？”

我点点头。
他直起身，向

宋翊告了一声辞，转
身离去。

侍者看我们三
个人终于都到齐，立
即开始上菜。我们低
着头，各怀心事地吃

着。麻辣烫从自己的思绪中回过神
来时，咬着唇问我：“陆励成，是
不是他？”

我呆呆地看着她，脑子里转不
过来她在问什么，她气得狠瞪了我
一眼：“冰山呀！是不是他？”

我只能点头，还能有更合理、
更天衣无缝的解释吗？

麻辣烫鼓着腮帮子，似乎又是
气、又是恼、又是羞，我这时才反
应过来事情哪里不对劲：“你怎么
认识陆励成？”

麻辣烫眼中闪过几丝尴尬和羞
愧 ， 用 笑 意 掩 饰 着 不 安 和 紧 张 ：

“北京城能有多大？他又不是国家主
席，认识他有什么奇怪？”

我低下头，默默往嘴里塞东
西，虽然胃里如塞了块硬铁，但不
想说话时，掩盖不安的最好方式就
是埋头大嚼。

我们开始吃甜点的时候，陆励
成才返来。一顿饭，终于吃到尾
声，四个人站在酒店门口告别，我
和麻辣烫都穿得很单薄，
虽然有大衣，可冷风从大
衣低下直往里钻。 15

“她字字珠玑，言之凿凿，你可以
鄙视她，但我觉得随意辱骂一个女
性，并不是像你这样的市场总监会做
的。林总监，你觉得呢？”

“我同样觉得，如果矛盾在两个
女人之间诞生的时候，男人去帮一个
与自己毫不相关的女人说话，也不是
一个合格的男朋友会做的。”林若兰
像是掉进醋坛子里的老虎，怒火一点
点地压迫她的情绪。

“我是在帮你，我希望你能时刻
注意自己的言行，优雅的女人是会懂
得与人为善的。”

“如果你觉得在我面前称赞别的
女人是为了帮我的话，徐世炜，你太
高明了，你真了不起。你应该好好地
向她请教一下，怎么样做女友眼中的
好男人。”

徐世炜什么也没再说，而是一下
子从电脑前站起身，径直向客厅走
去，换鞋，拿着大衣就出去了。林若
兰站在客厅里看着
门关上，气得咬牙切
齿。已经是深夜了，
他竟然还出去。

林若兰回到电
脑旁边，那个打开的
帖子还没有关，她虽
然厌恶写这个帖子
的女人，但她还是很
好奇徐世炜为何欣
赏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写的
一句话，直接击中了
她的心房：“有很多
人打着爱情的招牌
去让欲望蔓延，到头来人会变得很尖
锐，因为在没有爱的局面里，就会充
斥着恶毒。”

就那样，她一篇一篇地看这个网
址里的帖子，那就像是一个漫不经心
的女人在诉说着与自己无关的情绪，
惆怅里满怀希望、沮丧中有勇气、伤
害中有醒悟，好像是不食人间烟火的
冷漠女子在幽幽地怜惜世间的繁情
琐事。

她拎着那些沉甸甸的句子暗自
思考着，“会有这样的一类女人，她们
想要遇到一个好男人，但一直无法遇
到，而就是在不断地试探中，才发现
自己已经变成了集邮女。当她真的
遇到了，她发现自己很卑微，因为那
个好男人很单纯、很干净，她们突然
会自惭形秽，因为她们的灵魂已经苍
老了，经历过的那些旧事让她们在笑
的时候都发现自己在枯萎。”

“会有一类女人，无论嫁给谁都
不会幸福，因为她们天生就不懂得幸
福是什么，不会爱别人，拼了命地去
找一些不是大爱的小爱。而这类女
人就像吸铁石一样，没有光芒，但很
有力量。”林若兰心想，难道她眼中的
女人都是分门别类的？

“如若能有着美丽的面孔，再有
着自我保持的决心，有着誓不罢休的

坚定，懂得自己想要什么，为了得到
自己想要的勇敢无比，但表面上却能
不动声色，始终挂着微笑，这样的女
人该多么的吸引人。”那么，她是什么
样的女人？林若兰不禁琢磨着。

这个女人还说，她欠自己一份
幸福。

林若兰心想，每个女人都欠自己
一份幸福，因为根本就没有谁能说出
什么是幸福。她不明白这个女人是
怎么样写出那些让徐世炜欣赏的句
子的，而她似乎也被她吸引住了。

林若兰心想：这个女人并不是一
个婊子，而是一个会洞察人性的可怕
妖精。她不希望徐世炜去招惹这种
女人，他玩不起。

她走进了徐世炜的书房中，从书
柜里抽出一本书，她看他看过的书，
想搜索他的心路。

男人会对什么样的女人着迷？
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爱上一个人，
并 不 是 因 为 她 是
谁，而是你把她当
成谁。世间从不缺
少迷人的姑娘，只
不过，有些姑娘在
男人的眼里如苍狗
浮云，而有些人则
如月光般投射到了
他的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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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若兰白天一

直在面对电脑，处理
着紧张的工作，在家
里，看那些轻松的电

视节目是一种减压。但这在徐世炜
眼里就不同了，他觉得她是在退化，
所有看电视的女人都是在退化。

徐世炜给了她一张健身卡，林若
兰去了两次后就再也不愿意去了。

人们常常会习惯性地把自己喜
欢的东西强加在别人的身上，特别是
在赠予的时候，往往会把自己喜欢的
东西送给别人，而不会考虑别人想要
什么。

徐世炜开始很晚回来，满身的
酒气。是的，他回归以前泡吧的日子
了。

有一次，他照例是很晚才回来，
是她的生日，桌子上摆着生日蛋糕。

他脱下外套，搭在衣架上，看到
她时，他不由得愣了一下，她也是。

他竟然若无其事地说：“今天不
是我的生日吧？”

林若兰就那样默默地看着他的
脸，在脸颊上有几个红色的唇印，她心
里钝钝的，怎么努力也笑不出来，她很
想装着没看到，甚至还暗暗希望他赶
紧去把脸洗一下，可他却还嬉皮笑脸
地坐在她对面，看着她因愤怒而涨得
通红的脸，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今天是我的生日！”林
若兰一字一顿地说，她希望能
看到他的内疚。 4

连连 载载

散文

我的初中时代
曲 近

上世纪 70年代的兵团农场，一
进入9月，就到了一年中最为繁忙紧
张的秋收季节，收获的节拍在不知不
觉中加快了，不但农场的职工们忙，
连学生也要停课参加劳动支援三秋
工作一个月。

1975年我上初三。记得9月初
的一天上午，全班同学扛着简单的行
李，集合在学校操场上，因为一会儿
就要下连队去拾棉花，可以像小鸟一
样自由飞翔一阵子了，大家抑制不住
兴奋的心情，在等车的间隙里嬉戏、
追逐、打闹。那时候，正处于学习“白
卷英雄”时代，学生对学习不感兴趣，
老师也不认真教。学生关在教室里
时间久了，就郁闷心烦得发慌，渴望
到野外去走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融身于自然，享受点课堂上找不到的
快乐。所以前一天召开的全校师生
支援三秋拾花动员大会，一下子就把
同学们的心放飞到田野里去了。特
别是那些不爱学习的同学，觉得像解
放了一样高兴，这下子可以出去好好
疯玩一个月了。对农场的孩子来说，
劳动也是一种乐趣。

玩闹了一阵后，我们发现情况有
点不对劲，其他班都陆续被来车高高
兴兴接走了，最后只剩下我们班，而
且班主任老师也没有出现，大家急躁
起来，开始议论纷纷。正当大家等得
不耐烦时，班主任闻老师满头大汗地
骑车赶来，说他妻子突然生病了，脱
不开身来晚了。当得知十三连接我
们的拖拉机还没到时，急匆匆去校长
室打电话催问，等他返回操场时，一
辆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过来。不用问，
肯定是来接我们班的，因为全校师生
都走光了。驾驶员跳下车直说对不
起，路上车出毛病了，修车耽误了时
间，让大家等急了。

那就快点上车吧，同学们嗷嗷叫
着把行李扔进拖斗里，然后坐在行李
上，两个拖斗挤得满满的。好在离十
三连不远，有五六公里路程，挤一挤
就到了。当车子启动时，我才想起闻
老师是骑自行车来的，车后架上并没
有带行李，不免有些疑惑。这时，闻
老师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跟我说，你
带同学们坐车先走，我骑自行车随后
就到。我没多想，就点了点头。

开车喽，同学们欢呼起来，好像
是去参加一个快乐而有意义的活动
似的。拖拉机行驶在农场的林荫道
上，路边的西瓜已经罢园，苹果正红
着脸想心事儿，空中弥漫着清香的气
息，收获过的玉米地只剩秸秆站立
着，显出无人问津的寂寞，只有大片
大片的棉田白花花地耀眼着，像刚刚
经历了一场雪，一望无际的白。

半个小时后，我们到了十三连，
连长正在等我们。等大家下了车，连
长问哪个是带队老师？我说老师没
坐车，他自己骑自行车来，正在路上
呢。连长哦了一声说，那就先收拾住
处吧。男生住大礼堂，女生住小学教
室，老师来了让他去找我。话完人已
走了。大礼堂是地铺，在舞台上铺上
一些麦草或稻草，每个人划出一米的
位置，就算安顿下来了。

因为在学校等车耽误了时间，等
我们铺好各自的被褥，连队开饭的钟
声响了，职工们三三两两来打饭，礼
堂和食堂是一体的建筑，打饭得穿过
礼堂到职饭窗口买。当卖饭的窗口
一打开，一缕缕饭菜的香味飘过来，
唤醒了同学们肚里的馋虫、饿虫，它
们在胃里暴动造反呢。职工们陆续
打完了饭，礼堂里就显得空荡了。闻
老师还没来，同学们饿得嗷嗷叫了，
有的去沙枣林摘沙枣充饥。我只好
去找司务长，询问吃饭的事，答曰：老
师不来没人负责。转而找连长，连长
说你们老师不来，没人做主啊。我一
下子火了，拍桌子大声吼，我是班长，
老师不在我负责，我们是来帮助你们
拾棉花的，不是来要饭的，如果你不
解决吃饭问题，我立刻把全班同学带
走，我们步行回团部去。连长见我发
火了，只好同意先吃了饭再说。

下午就下地拾棉花了。晚上收
工回来，闻老师还没来，到了睡觉时，
连队文教跑来让我去连长室接电话，
闻老师在电话里说他孩子也病了，没
有办法，让我多操心，注意安全管好
同学们，并再三叮嘱不能让学校知道
这事。那次电话之后直到拾花结束，
闻老师也没露面。作为学生，我第一
次单独带领一个班学生离家在外过
集体生活，真的挺麻烦。我每天到地
里先分完工，随后检查质量，跟在同
学们后面，一行一行仔细查看，提醒
大家不要漏摘等，发现不合格还得磨
嘴皮子要求返工。收工时过秤记账
也是我的事，吃完晚饭还要把当天的
成绩统计出来，第二天拾花前进行公
布。那些天里，班里几乎每天都开展
劳动竞赛，口头和黑板上表扬前五
名，培养同学们的荣誉感。班里有
个同学叫刘高众，一米七五的个头，
拾花弯不下腰，连着三天只拾六公
斤，而拾得最多的同学已经突破四
十公斤大关了。尽管这样，刘高众
还是叫苦连天，诉苦说，班长我的腰
快断了啊。我想了想说，你明天给
全班同学送开水，上午下午各一担，
必须保证同学们有水喝。整个拾花
期间，刘高众每天都从连队食堂挑两
担开水送到地里，也正好发挥了他个

子高的优势。
因为男女有别，不便进入女生住

处，只能委托一个女班委每天把情况
通报一下，比如哪天谁留下看“家”
啦，谁病了需要安排病号饭啦等等，
都需要考虑细致周到。一天早上，班
里外号叫二赖子的同学找我请假，说
他感冒了，头疼，想休息一天。那你
留下好好看“家”吧，别离开礼堂。因
为连队大礼堂是公共场所，整天敞开
着门，同学们的被褥每天也需要有人
看管的。晚上回来，同学们闹成一锅
粥，因为过秤和记账，我每天都是最
后一个离开棉花地回“家”的，见大家
吵得不可开交，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情。仔细询问才得知，二赖子趁感冒
看“家”的机会，恶作剧地把几个同学
的洗脸盆底用钉子钉了些洞，浑然不
知的同学回来后匆匆忙忙打水洗脸，
谁也没有在意脸盆的变化，结果可想
而知。由于地铺空间小，脸盆都是置
于紧挨枕头的地方，几个人的被褥被
漏湿，晚上无法睡觉，两个弱小的同
学委屈得哭了，向我告状。二赖子的
行为激起了公愤，我也特别恼火，平
时受过二赖子气的同学都聚拢过来，
握拳擦掌怒目逼视二赖子，都想利用
这样的机会抱成团，准备好好教训教
训他。那一刻，只要我点点头或者一
个眼色，这些同学就会团结起来共同
对付二赖子的。尽管二赖子人高马
大，身强力壮，平时喜欢寻衅滋事，欺
软怕硬，喜欢捉弄弱小同学开心，受欺
负的人敢怒不敢言，但今天可是众怒
难犯啊。于是，我黑着脸，叫来二赖
子，严厉责问这事怎么办，我狠狠地
说，现在完全可以让同学们联合起来
狠狠揍你一顿，教训教训你这个无
赖。别看平时这家伙赖兮兮的，第一
次见到复仇的阵势也心虚害怕了，向
我求情说，班长，我回去一定给每人赔
一个新脸盆，保证以后再也不欺负小
同学了，并挨个儿道歉，这事才算平
息。睡觉时，大家都表现出从未有过
的互助精神，被子伙着盖。这件事似
乎使大家突然长大了些，懂事了些。

校长来看望我们了，当他得知我
们班主任老师始终没有到连队时，惊
得张大了嘴巴，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几十个半大的孩子没有老师管理竟
然能平平安安在连队拾花。脾气不
好但心地善良很少表扬人的老校长
狠狠地表扬了我一通（后来又把这种
表扬在全校师生拾花总结大会上重
复了几次），让我都有些不好意思承
受呢。

一个月的拾花劳动结束了，回家
时我们都带了很多沙枣，十三连的沙
枣可真大真甜啊。

阅汉堂记

面具
从一块残砖上取一局部拓片，

与你共赏。这是面具纹，还是两个
不同的面具纹。

2011 年这张拓片在上海戏剧
学院展出时，就有学生感叹：“啊，我
们汉代就有面具了，原来以为只有
外国人有面具，只有化装舞会上用
面具。”其实,比这更早的譬如每每
追溯到戏剧起源时总要提到的一张
青铜面具，是更早的西周时期的，那
才是面具的祖宗呢。

有研究者说，汉代的表演化妆
处于萌芽状态，有戏剧情节的有人
物的，像是神仙、动物、人物才戴上
假面，同今天的装扮。汉代最著名
角抵戏《东海黄公》，表演时黄公就
带着绛色绸子束发的面具。

相传汉代有专门打鬼的方相
氏，本事很是了得，送葬时打路上的
鬼，入葬时打墓室里的鬼，他打鬼时
也要装扮，披熊皮，戴面具，这样的
装扮肯定使他威武了，气壮了，使他

装神弄鬼自信自如了。
面具就是这样走进了先人的生

活。以后的数千年中兴起的傀儡
戏、傩戏，大头娃娃的头壳、戏曲舞

台上的脸谱，至今犹存的藏戏里的
面具，川剧里的变脸都与这古老的
脸谱有关。

忽然想起作家巴金年轻时写的
《家》里面也说到面具：“夜死了，黑
暗统治着这所大公馆……人们躺下
来，取下他们白天里戴的面具，结算
这一天的总账。他们打开了自己的
内心，打开了自己灵魂的一隅……”
那张面具是封建壁垒给巴金一代的
压抑挣扎痛苦的象征。

如今时代不同了，也说，男人不
止一面，也说，女人有很多不同的社
会角色，其中面具的意思也另有内
涵了。

面具的作用还是不改初衷的，
戴上面具，一个人就变成了另一个
人，就可以释放，挥洒，就可以实现
梦想，创造奇迹。也可以隐藏逃避，
抑或面对现实酿成悲剧，就像莎士
比亚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张健莹

域外见闻

在异国他乡的聚会
老 曹

圣迭戈的元月份，正是三天两头下雨
的雨季，然而春节这一天，却是晴多云少，
使本来就不算寒冷的天气，更加温暖如春
了。我们这些远在异乡为异客的人，虽然
比往日更加怀念家乡的节日气氛，更加思
念家乡的亲人，但由于这么多的老乡们在
一起共度这一天，思乡的心情得以慰藉，
也感到暖意融融了。

叶女士家的院子很大，有五六百平方
米，有一个大草坪连着往上斜的山坡，坡
上栽了不少果树，还种有青菜。房子是二
层楼，不下三百平方米。我问安徽老乡茅
先生，叶女士在美国做什么工作，能买得
起这么阔气的房子？茅先生是贵州一大
学退休教授，已经来美好几年，又好与别
人交谈，所以信息灵通。他说，她的房子
多了，这只是一处。她原来生产面包糕
点，现在不做了，让给了妹妹，光是收房租
就足够她一家花的了。

叶女士引起了我的兴趣，便想对她做
进一步的了解。

一次，也是在星期六早上公园里，趁别
人吃早餐，见叶女士在一旁没事，我便问
她，听说你是从柬埔寨来的，中国话怎么说
得这样好？她告诉我，她的祖父年轻时从
广东到柬埔寨做生意，后来把她父亲也带
出去了。她是在国内出生的，都会说话了
才去柬埔寨。她说，即使出生在柬埔寨，也
会说中国话，因为那里的中国人，都教子女
说中国话和学中文。我说，你说的可不是
地道的广东话呀，北方人都能听得懂。她
笑笑说，是来美后学的。在美国的中国人
都说普通话，接触多了，口音自然就变了。

在又一次的交谈中，我问她是怎样到
美国的。她说是逃难来的。中国“文革”动
乱时，柬埔寨共产党的头头也学中国，把柬
埔寨搞得很苦，富一点的人没法活了，只得
逃。可是往哪里逃？回国吗？不行，恐怕
会被扣上特务帽子。就随大溜去美国吧！
是坐船，船不大，人挤人，几乎连坐的地方
都没有。海上风浪大，又没吃没喝的，不少
年老体弱的人，在半途死了，葬身大海。不
知漂流颠簸了多少天，他们一家几乎丧命，
总算万幸逃到了美国。

船老板心很黑，把他们带出去的美元
和黄金，都勒索去了，上岸后身上只剩下
几美元。她一家人当了一阵难民，就开始
做面包糕点生意。由于勤劳能吃苦，生意
逐渐发展起来，攒了钱就买房子出租。日
子渐渐由穷变富了。

她能逃出苦难，逃过危险，我不禁为她
感到庆幸，也为她今日富裕的生活而感到
高兴。她确实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这位叶女士，自小就去柬埔寨，在祖
国的土地上并未生活多久，在老家也不会
有多少乡邻亲友。但如今在遥远的异国
他乡，能见到来自那块虽然并不熟悉，然
而都是祖国大地上的人，这么多的同胞，
她感到真是幸运，像见到了兄弟姐妹们一
样的亲切。美国虽然给了她一家新的生
活，由几乎身无分文变得富裕起来，但那
些白皮肤的人，那些黑皮肤的人，她总觉
得陌生，有一层隔阂，无话可诉说。只有
和这些同胞在一起，才可以像亲人一样亲
近，才感到温暖。

所以每到周末，她就为第二天早晨老
乡们聚会时的早餐做准备，在几个大焖烧
锅里，煮上甜的咸的几种不同的汤，准备
新鲜的糕点。她不怕花钱，不怕劳累。这
不是做一次两次，而是成年累月，一直这
么做，这使老乡们非常感动。可是当有人
向她表示感谢时，她反倒不好意思了。不
善言语的她，一时不知道说什么了。那位
召集人就会替她说，只要大家喜欢，她心
里就高兴。

这正是经历坎坷、死里逃生的华人叶
女士的心里话。

她虽然加入了美籍，成为美籍华人，
但那颗心还是中国的。祖国和同胞，仍然
留在她的心里，仍然牢牢地系着她的感
情。就像对亲生母亲的感情，那是从母腹
里带出来的，那身上流动的热血，和从母
亲的血管里带出来的一样，是隔绝不了，
割也割不断的。

新书架

《
最
美
最
美
的
中
国
童
话
》

邢
晓
英

《最美最美的中国童话》收录了
362 个源远流长的民间故事和 843 幅
经典细腻的传统美术配图。这套丛
书最大的特色就是以阴历节气为主
线，春夏秋冬，一天一个故事，将所有
故事贯穿起来，就可以呈现出往日农
业社会的独特风貌。

此书不仅以故事吸引孩子，每一
幅插图也饱浸传统文化的精髓。插
图从传统年画、皮影、刺绣、壁画、雕
塑石刻中汲取技法，以毛笔、宣纸细
细描绘，将故事中最精彩的部分化为
一幅幅鲜活灵动，具有传统风味的图
画，让孩子能在阅读精彩故事之际，
同时习得中华传统美术的精髓。小
朋友看到书中的精美插图，会额外读
出很多东西来。可能在几岁的时候，
孩子不太懂，等他长大了，走向社会
了，遇到另外一个东西的时候，会突
然唤醒他儿时的阅读经验，可能对他
的震撼会更大。《最美最美的中国童
话》在孩子口味方面把握得非常好，
所以能迅速让孩子入迷，沉浸在传统
民间故事瑰丽的想象力之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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